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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一日

粥店村民和某些略知粥店根底的人，永远不会忘记村里
发生的一件大事。

那是1992年8月7日。
一个年近半百的村民，以杀猪为业，通常农村把这类从业

者叫做“杀猪匠子”或“杀猪的”，此人却另有一个外号“捆天月
子”，意思是能耐很大，能够把天捆起来。这天中午，此人独自
喝了一顿闷酒，勾起了心中一桩巨大伤心事——儿媳怀孕好
几个月了，因不符合生育政策，村里动员着流了产，流下来一
男婴。醉意朦胧中，他身着青衣，手提杀猪刀，赶往村委。此时
还不到上班时间，天气燥热，树上蝉儿歇斯底里地叫着，当时
分管计生的村委副书记孙玉林正在一个西瓜摊前跟摊主聊
天，见了远远走过来的“杀猪匠子”忙招呼道：“二叔，坐坐吧。”
二叔凑过来，倒背着手，支吾着，不坐也不说话，猛然挥刀向孙
玉林砍来，孙玉林大惊，慌忙躲闪时，胳膊、肚子已中了三刀。
孙玉林慌忙逃脱，杀猪匠子又闯进村委，将会计刺伤，转而回
到村内计生主任宋其翠家，将其刺死，随后自杀……

一股血腥气骤然间笼罩了粥店。
一向默默无闻的粥店村因而“名声”大振。
时至今日，当我到孙玉林家中采访时，他仍然心有余悸。

他说，夜里有时候梦到那天的场景，还会吓出一身虚汗。本来
健壮结实的他，经过那一劫，身体完全垮了，成了医院的常客。

这一天是黑色的，是粥店村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
这一天，将村干部变成了最危险的职业，谁都不愿干了。

一时间，村委会院落变得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秋风吹过，落叶
飘零，严冬似乎早早地来到了粥店。

后来人们将这一天发生的事称之为“八七”事件。
村干部人人自危，村里工作陷于瘫痪。

粥店——猪圈？

村子乱成了一锅粥。
最大的“乱源”是土地调整。粥店村当时有人口2810人，耕

地 2396亩，其中小麦 1740亩，果园 656亩，鱼池 30个，180亩。
根据规定，村里每3年调整一次土地，由于个别村干部办事不
公，多的是人情地、关系地，你和村干部关系近、交情好，就能
分到好地，否则只能任凭摆布。村民意见纷纷，又无力改变，只
能用消极办法以示抗议，有的不交提留，有的拖欠承包款，有
的乱挖鱼塘……村里的党员会、村民代表会等各种会议，任你
强调多么重要，硬是召集不起来。似乎人人窝了一肚子火，像
被激怒的公牛，吵架的，斗殴的，骂大街的，处处点火，处处冒
烟，真是乌烟瘴气，一团乱麻！村民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前途，
只能自暴自弃，有几次投票选村干部，有些人竟然将票投给了
村里几个“嘲巴”（方言：傻瓜）。

几家小规模的村办企业建筑公司、石灰窑厂、砖厂、家具
厂等，因为管理不善，几乎全部亏损！全村贷款达50多万元，其
中 30 万元已到归还日期，金融部门已多次催讨。村里无计可
施，已决定变卖土地和家产了。

粥店村已接近崩溃的边缘！
由于村集体经济薄弱，无力投资公共事业，村里小学、幼

儿园、卫生室等，全都破烂不堪，勉强维持。村中大大小小街
道，全都是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遍地。村西南设有集
市，逢阴历的二、七开张，村子是必经之路，遇上雨天，四邻八
乡来赶集的人一踏进村子，便不由得皱了眉头，千难万险地涉
过了泥水，回头扔给粥店一个“荣誉”称号，啥粥店啊，干脆改
名儿叫“猪圈”吧！

以前，这种带有侮辱性的称号，粥店人颇为气愤和不服；
这次，连粥店本村人也觉得，这“猪圈”可真是名副其实啊！

新人出山

1993 年和 1994 年，先后有两位党支部书记走马上任，一
位干了不足一年，一位干了一年多，却有半年多生病住院。这
位书记是个大老粗，开会发言，得有人给他写材料，不认识的
字，还得注上个“白字”。两人由于各种原因不能胜任，上级党
组织只得着手再选，将全村党员来回扒拉了几遍（此时刘梅元
还不是党员），竟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了。

无奈，1995年3月24日，上级党组织将粥店办事处机关干
部梁延平派来，担任粥店村党总支书记（此前为党支部）。对
此，村里的传言是，办事处领导跟梁延平谈话，说，你把粥店这
个弯拧过来，要不就别回来上班了！

梁延平的压力可想而知。
梁书记虽然也是粥店人，因常年在办事处工作，对村里情

况并不太熟悉，工作一时无从下手。好在他遇到了一个好帮
手，这个人便是村委副主任刘梅元，分管社会治安和民事调
解，兼任村建筑公司副经理，干着两样工作，只拿着建筑公司
一份报酬。早有人跟梁书记介绍说，刘梅元为人正派，善谋事，
能成事，却行为低调，在哪儿都像一头老黄牛，脚踏实地，任劳
任怨。此人无不良嗜好，却酷爱看报、学习，在建筑公司和村里
威望很高……

他还更详细地了解到，刘梅元经过多年的刻苦自学和实
践，拿到了建筑工程师职称——那时，农民评上工程师，还是
很有场面的事儿。梁书记庆幸遇到了一位能够信任、可以依靠
的人。在随后的分工中，村委工作由梁延平负总责，梁延平不
在家时，由刘梅元代管政务。同时具体分管企业，并任治保主
任、计划生育协会会长。这样，名义是副主任的刘梅元实际上
履行着村委主任的职责。他以无私无畏的勇气，全身心扑在村
里工作上，配合下派书记，使大乱之后的粥店获得了初步的休
养生息。

1996年1月15日，村委换届选举，刘梅元被正式推选为村
委主任兼党总支副书记。此时，他还只是一位转正不久的中共
新党员。

1997年3月22日，天边刚刚滚过第一声春雷，刘梅元又被
任命为粥店村党支部书记。

在由上级党组织主持的权力交接仪式上，在“两委”会、全
体党员大会上，刘梅元谦虚地宣布：“本人服从组织决定，但自
感没有这个能力担此重任。在任期内一定团结其他同志，继续
做好本村的各项工作，尤其是今年的调地工作！”

显然，这算不上“豪言壮语”，也许更多的还是“低调”。私
底下，刘梅元还要“保守”得多。鉴于村里十分复杂的局面，他
对于自己这个书记能否干长，也没有足够的自信。但他打定主
意，即使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要把钟撞响！

几句朴实无华的话，掀开了粥店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重塑粥店

1.第一笔捐款

粥店村西有河，名畔河，发源于泰山西麓，宽约百米，自北
向南流60华里，注入大汶河。水流长年不断，雨季河水暴涨，便
会阻断行人，村人耕种、客商过往均极为不便。至清中叶，本村
石匠姜桂松捐资修建石桥，名曰“通西桥”，粥店始成“通衢”。
史载，姜公“不知书，以攻石起家，豁达好施，于贫乏多所赈
贷”。相传，通西桥建成后，也有人说，姜石匠修桥不为别人，单
是因为自家的地在河西，修桥只是为了自家耕作方便。姜石匠
也不分辩，继续“攻石集资”，陆续又捐资修建了大汶河漫水桥、
司家庄桥（又名广济桥）、三里庄桥，均有石碑为证。修桥石料，
系几里外的枣行村所出，现枣行北有一片山坡仍叫姜家石窝。
姜石匠后来被誉为“姜鲁班”，进入了泰山的光辉史册。

此时，刚刚当选为村支部书记的刘梅元漫步桥上，可谓感
慨良多。2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不知书”的村民姜鲁班即有
此几大善举，时至今天，绝大多数人早应该“知书达礼”，为何
村子仍乱得几乎无法收拾？光滑的石板桥上车辙深深，一项善
举，方便百年多少人？他记得，9岁上学那年，读过几年私塾的
爷爷专门给他讲过一个寓言，具体内容他已忘了，但寓意却深
深刻在心上：人活着，要先为他人着想，再为自己着想。那时，
爷爷所在的互助组，就在他家里办公，仓库也设在他家，爷爷
的寿棺，用来盛了互助组的种子。仓库从不锁门，也从没丢过
东西。（当时的会计刘广汉说，刘家一家三代他都认识，都是公
认的忠厚人。）如此淳厚的民风哪里去了？如何才能重树村风，
唤回曾经的淳朴？

刘梅元苦苦思索着……
1997年 4月 12日下午，村民、家具厂承包人赵泽奎、孙继

林将1996年奖金捐献给了粥店小学和幼儿园。赵泽奎捐出全
部奖金 1000 元，孙继林捐出全部奖金 200 元，另外当场多捐
300元，共捐500元。

近几十年来，粥店村第一次有人无偿捐出如此“巨款”，刘
梅元感到，这是一次重树村风、再塑粥店新形象的大好良机，
便邀请了办事处倪庆军主任、宣传办张继峰、教育组孙新财来
村里举行捐赠仪式，刘梅元及村委成员姜兴国、丁林香、王安
荣及粥店小学校长梁传义一起参加。

当赵泽奎、孙继林分别将捐款双手递给梁校长时，大家热
烈鼓掌。

此次活动拉开了粥店无偿捐资的大幕，从那时至今，粥店村
每年都举办一两次捐助活动，无偿捐献已成为粥店人的时尚。村
里用所捐资金设立了救助基金，随时救助需要的弱势村民。

2005 年，姜公桥曾被洪水冲垮，粥店村投资 8 万元重修。
历经岁月磨洗的石桥，又加进了新一代粥店人的义举。

2007年，姜公桥被列为泰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实，更
重要的，石桥蕴含着一段中华民族的美好情感，称之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或许更为恰当。

此时，粥店也已脱胎换骨，成为远近闻名的“文明村”了。

2.“村约”发威

无处不在的粥店乱象，让很多正直忠厚的粥店人揪心。刘
梅元分析，村子之所以乱，是因少数人只从一己私利出发，任
意而为，而不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感受。对于违法乱纪的
事，村干部睁一眼闭一眼，平头百姓就更没理由管了。正直的
村民对违法乱纪的人有意见，对村干部更有意见。

坏的风气得不到抑制，好的风气就难以形成，村里的各项
事业就得不到健康发展。而要根治多年的痼疾，必须加强党组
织建设，除发动村干部、党员率先垂范外，还必须有一部考虑
周到严密而又切实可行的“根本大法”。

1997年 3月 28日，到任一周的刘梅元主持召开村党总支
会议，当众宣布，书记工资按上级规定是404元，他仍旧拿380
元；其他两委成员、工作人员按规定分别上调。针对村里工作
人员作风拖拉、不按时上下班现象，实行全天候考勤，规范工
作制度，制定了相应的奖惩措施；严格控制招待费、办公费支
出，厉行节约；讨论通过粥店村基层组织建设计划，决定本年
度培养村民梁传法、梁兴海、梁晓等3名入党积极分子；讨论并
通过1996年3月31日由村民代表与村委共同讨论的《村规民
约》——一套治理粥店村的规章制度诞生了。

同时，连夜分别召开党小组长、全体党员、村民代表大会，
学习党章及有关廉政条例，严肃党的纪律，重树党组织和党员
威望，鼓励全体党员做好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全体村民的表率。

对好的风气大张旗鼓地宣传，坏的风气则严格执行《村规
民约》，以铁的手腕对付那些违法乱纪之人。

“村约”规定，禁止在河道以外的任何地方挖沙。一村民违
反规定，刘梅元亲自找到他，跟他谈村里的规定，他羞愧地停
止了，并按要求恢复了地貌。

为制止村民互相攀比房高的陋俗，“村约”统一规定了房
高，超出者予以罚款或自行拆除。但仍有部分村民不予理会，

随意超高建房。村里组成测量队，由周庆贵、姜兴国亲自带队，
实地测量疑似超高房屋，发现有几家新建住房超高，责成这几
户自行拆除。

一果农未经允许在北果园挖蓄水池，村里集体研究形成
处理意见：损坏果树按《森林法》有关规定处罚，果树按年产果
50斤计算，按 3倍处罚，每损坏一棵责令其补栽两棵。蓄水池
按面积增加承包额，即每亩水面每年100元。法制面前，该果农
坦诚认罚。

有少数不孝子女打骂老人（有一人与老母亲争执某事，竟
拧断了老母亲的胳膊；一老人下跪向儿子索取养老费而不
得），拒付赡养费，这也违背了“村约”，村干部找上家门，勒令
该不孝子到村里，严加批评，耐心说服教育，直至子女给老人
道歉，如期如数交上赡养费。如再违犯，就要张贴上墙，暴露在
全村老少爷们跟前。人要脸面树要皮，老少爷们跟前脸皮厚了
能对付过去，还有孩子呢，孩子还有同伴、同学呢，孩子因此受
了歧视，在同龄人面前抬不起头，那就剜了爹娘的心头肉
了——不得不含羞改正。

对欠村里果园、鱼塘、企业承包费的，由周庆贵、姜兴国负
责，派村里得力人员一家一家催交。现任村委委员王安荣当时
是“第一清欠人”，原来一些承包户，觉得承包是集体的事，总
想找各种理由少交点钱，要不就拖着不交，似乎谁拖的时间长
谁有能耐。按规定准时交的，倒成了傻瓜蛋，成了一些人耻笑
的对象。现在不行了，你如不准时交承包费，又无正当理由，村
里立马与你中止合同，与别人另行签订。承包毕竟有利可图，
谁也不会眼见自己碗里的肥肉落在别人手里，又看到村里一
视同仁，都顺当当地交齐了拖欠的承包款……

此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村规民约》多次重新讨论，
重新修订，既约束着村民的行为，又是村民的保护伞。

3.旧貌新颜

集体收入回笼后，村里有能力为村民服务了。
投资改建、扩建了卫生室，修缮、绿化了学校、幼儿园；
美化、绿化粥店河两岸，昔日旧河道，成为粥店村一条风

景带；
整顿村容村貌，清理路旁垃圾、粪坑、柴草、沙石等杂物，

主要街道路面硬化；
治理小东河污染，让两岸饮用受污染的地下水的村民用

上放心的自来水；
新上100KV变压器，不再因用电超负荷经常停电了；
同时，他们还多方筹措资金，购置6台打麦机及一批农业

机械，无偿为村民打麦子；投资数万元，购置水力设施，免费为
村民浇地。稍后，村民的“三提五统”、医疗保险也由村里统一
支付，免除了村民的所有负担。

老年节为村里60岁以上的每位老人发一条毛巾、二斤白
糖，虽是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啊！

那些日子，刘梅元和村委一班人，可谓“上得厅堂，下得厨
房”，上午还衣冠楚楚在会议室主持教授们的讲习班，下午就
光着膀子来到地里，和村民一起抬电杆，架电线，修水渠，大搞
农田基本建设。刘梅元至今还记得，一根电杆六七百斤重，几
个人一下午不停手，晚上回家累得腰酸背疼，饭都不想吃了。

此时，刘梅元家中还种着7口人的地，除他一家5口，还有
母亲、弟媳的，一共4亩多，有些地块孬，分得还要多。他是家里
的主劳力，得先把集体的事干好，才能回家干自己的，麦秋两
季，抢收抢种，累得要死。那时，村里还处在拨乱反正期，有些
村民因为浇地、打麦等琐事，一不合适就吵架；还时有停电或
者机器故障，有人来喊，他都得扔下自己正干的活路去处理
好，回来才继续干自己的……

刘梅元对我感叹道，那时下了多少力啊！
年底，评选出“文明户”、“好媳妇”、“好婆婆”、“科技致富

能手”，村里的锣鼓队敲锣打鼓把牌匾和奖品送到家门，引来
多少由衷的赞叹和羡慕的目光。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无论村庄外部形象，还是粥店人的精神风貌，都焕然一

新，再也没人说粥店是“猪圈”了。
这是刘梅元治村迈出的可喜一步。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村民思想观念还会不断
变化，刘梅元和村两委注定还要经过更多艰苦卓绝的努力。

公道之地

1997年早春，田边地头的野草还没冒绿芽儿，一场关于土
地的话题已在村里暗中议论多时了。其时，土地承包是三年一
小调、五年一大调，粥店属于丘陵、平原交叉地带，土地有肥有
瘦，肥的地插上根拐棍能发芽；瘦的地，你就是像伺候亲老子
一样，它也不领情，硬着心肠不给你回报。对于庄稼人来说，能
够承包一份好地，等于交上了好运，似那平地里捡到了金子；
如果承包了孬地，则无异于交了恶运，丢失了宝贝，一连几年
都会感到窝心。

所以，为了承包到好地，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个几千
人的大村子，家族、亲戚、朋友、同学等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内
中亲疏远近又各不相同。大权在握的村、组干部便成了全村瞩
目的焦点，调地前，请客的、送礼的、拉关系的，挤破了干部的
家门。调地时，有人如愿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照顾，只苦了没有
任何关系的人家，眼看着一些上蹿下跳的人承包到了好地，而
自己名下却是一些边角余料，心里那个火啊！还有人分到的地
不如愿，抱怨村里不公。于是，告状的、吵架的、骂人的，撸袖子
攥拳头找村干部打架的……乱哄哄一盘散沙。

以前，几乎历次调地都是如此。
现在，村里新换了书记，还会像以前一样吗？村民都在拭

目以待，有些脑瓜精灵的人又像从前一样开始四处“活动”了。
很快，这些到处“活动”的人都碰了“钉子”，带回来的消息

是，今次调地大不同于往年，村里已经组织人马，将每块地估
产后，按高产和低产两种，再根据各组人数，分别搭配编号，最
后由每家代表抓阉，抓着哪块是哪块！

消息很快不胫而走，村民们将信将疑，空气中充满了期待
的味道。

果然，村子显眼处张贴了几张大红“告示”：全村所有地块
都标着号，似在等待大家认领。“告示”说，如有何意见，可以到
村委提出，如无意见，三天后，将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按此标号
抓阉决定各户承包地块。这个办法可真公正，也真新鲜！告示
前，挤满了张眼观望的村民，大家评判着，争论着，感叹着，总
之一句话，新村官要有“真事”了！

还有更令人叫绝的，正式抓阉前，先抓顺序号，按抓到的
号依次开始抓“地块”，这样，等于又加了一层“公正”的保险。

几天后，全村12个村民小组顺利完成了调地任务，面对自
己名下新的承包地，村民们心服口服，反觉得以前为分地打架
斗殴的丑事恍如隔世了。

如此强有力的举措，如一阵大风，吹散了多年来笼罩在村
民头上最厚的阴云，晴朗的天空下，村民们甚至觉得喘气也比

以前匀和了。
还是原来的土地、原来的村民，只因采取了公正的办法，

效果竟有天壤之别！
当然，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
时至今日，参与当年分地的居委会副书记姜兴国依然清

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当时分地，比现在征地还难，调这儿不
合适，那儿不合适。有的骂骂咧咧，甚至想揍人。我带着一个
组，周庆贵（现居委会主任）带着一个组，先摸清地块，哪个好，
哪个孬，甚至一块地里也分出孬好；再定产量，把整个地里全
部情况摸起来。你这个组里，总的人口是多少，应分多少产量，
哪块地多少产量，得分多少块。然后再召集全体村民，说明情
况，每个号都是两块，一个好一个孬，然后张榜公布3天，没疑
义，就开始分了。从开始到分下去，我带的组分了4个生产队，
200 多户，有八九百人的样子。大约得分将近 20 天，分的时候
倒快，但前期熟悉地块、定产、摸情况，得5个多月，你想想，全
村近 3000 人，3000 多亩地，这样一块块标出来，分下去，得多
大的工作量？！”

在刘梅元任期内，这样的调地共有三次，每次都要几个月
甚至半年。刘梅元和班子成员们，从一开始就坚持这样的理
念：关系到村民切身利益的事情，不能怕麻烦，不但要有担当
的勇气，还要找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一家人的田园

在村西北坡，有一片荒地，大约六七亩的样子，原属生产
队，因是丘陵，土薄石多，又无水井，基本靠天吃饭，也没有路，
不适于耕作。长期下来，便成了荒地，村里收上来，对全村招标
承包，价低到每亩60元，愣是无人问津。村里找到几位种田能
手，力劝他们承包下来，还是无人应承。眼看着种植季节将到，
身为村主任的刘梅元自告奋勇，将这片地承包到自己名下。他
还做出一个令人不解的举动，自愿提出加价 40元，每亩 60元
没人要的地，他竟然出到了每亩100元！

村里人都知道，刘梅元也是种田能手，他种的小麦年年丰
收，每年打下的2000多斤小麦，总是早早被街坊邻居抢着换做
麦种；自家产的颗粒饱满，换回来的却是又小又瘪，刘梅元也
不计较，反而有点小小的成就感。村民们不知他有个种麦的

“诀窍”：美国的免耕法，是他从《参考消息》上学来的，省力又
高产。不过，这个法子他没公开，一是说了别人也不信，二是也
怕别人说他懒啊。

这次包下地来，刘梅元没有搞传统农业种植，而是率妻
子、儿媳、闺女一齐上阵，平整土地，栽上苹果、油桃、日本葡萄
等果树，又从废品站购来废钢、铁材料，建起塑料大棚，种上草
莓、姜、西瓜等经济作物，自然，全部选了优良品种。平时，妻儿
坐阵，他忙村里事顾不上，只得早起晚归，上班前忙一阵，下班
后忙一阵。一家人辛辛苦苦，精心侍弄，把片荒地弄得花团锦
簇，生机勃勃。随后，刘梅元又建了几间平房，一家人索性搬到
地里，以果园为家。北边不远就是储水几千万方的大河水库，
空气新鲜湿润，混合着花香、果香、土香，沁人心脾。他是建筑
专家，建平房时，留出了增建二层的余地，他想等果园有了收
入，就把二层建起来，到时把家当全部搬来——这一切连同念
想都令刘梅元陶醉。他心里还有个“小九九”，就是马上又面临
换届选举，到时就辞了主任，回家专心务弄这片园子，那该多
么开心和惬意？

不料，1998年换届选举，刘梅元不光没能辞职，又被选为
村书记兼主任，一肩挑两副担子。他感到责任重大，硬是辞去
了主任一职，由周庆贵担任。

转眼几年过去，园中果树早已挂果，各种蔬菜长势喜人，
一家人沉浸在即将收获的喜悦中。

2000年秋天，一纸通知突然下来，岱岳区委将要在此征地
建设区政大楼，他们的果园全部在被征之列，刘梅元的“庄园
主”梦被强行打断。

此前，作为村支书的刘梅元早已知道确切消息，他完全来
得及将开始就规划好的二层楼建起来，拆迁时，一层每平方补
助120元，二层240元，他可以多得到两倍的补偿。

一些提前得到消息的人都这么做了，但他没有。
按有关规定，刘梅元得到了十几万元补偿，他大略算了

算，已超过几年来连续不断的投入，当即决定，拿出5000元钱
资助学校和幼儿园！这笔款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得征
求妻子、儿媳、闺女的意见，这些年，果园主要由她们管理，她
们出力流汗，操心最多，这笔收入应该她们说了算才是。正如
他所预料的，她们一致同意，支持他的想法。

第二天，刘梅元将这笔款子交给了小学校长，嘱他给小学
生和幼儿园小朋友添置些书籍、学习用品等，校长捧着那沓沉
甸甸的百元大钞，激动得只顾连连点头，都忘了说句感谢的话。

从人见人烦的荒地，到花果茂盛的果园，再到土地意外被
征，获得应得补偿，再拿出一部分捐助村里公益事业，刘梅元
甘于吃亏、乐于奉献的精神，恰恰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做人的
辩证法，奥妙不言而喻。

也许从中得到启发，几年后，刘梅元又为村里争取了一块
一般人看来无甚价值的300亩荒地。没过几年，这块地同样炙
手可热，为村里带来巨大的收益。

教授到咱田间来

漫坡的苹果树开花了，花香弥漫，根据经验，今年将是一
个“大年”，苹果会获得令人欣喜的丰收。

粥店共有果园近700亩，习惯上，分为北果园、家北果园、
南果园、新果园。这天上午，春风习习，凉爽宜人，村里请来了
山东果科所专门从事果树研究的专家，一位是尹姓教授，另一
位是温姓专家。两位专家来到村里，也没到办公室，直接由刘
梅元陪着去了北果园，早有果农迎上前来，握手、寒暄，接着是
咨询和解答。

一位果农拉着两位专家来到一棵粗壮的果树前，果树枝
繁叶茂，但去年却没有得到理想的收获。果农问，为什么？专家
耐心地指导：某些品种有“大小年”现象，消除办法是，修剪时
把过多的结果花芽剪去，春天疏花疏果，增施有机肥，秋季或
明年春天嫁接部分优良品种。移植部分较大的果树授粉时，可
采取人工授粉，以观效果；果树的病虫害防治关键是把握好时
机，使对方子用对药……

又过了一个月，两位专家再次来到粥店，全村领导和果农
早已恭候在会议室了。这是刘梅元召集的一次“果园管理座谈
会”，主题是：如何提高苹果的果品质量。面对两眼放光的求知
者，两位专家侃侃而谈，从喷药定果型、光照上色到如何减少
药物污染，从预防蚜虫如何用药到用何种药能达到最佳效果；
谢花幼果期轮纹病初发，干旱天气可减少病菌发病，“金帅”谢
花后应多划锄，以形成低湿度空气的小气候……现场问答，现
场操作。

（摘自《天地之间:一座失地村庄的科学发展报告》，作家
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责任编辑：武翩翩 胡健玲（特邀） 2014年6月4日 星期三书香中国

这是一部宣传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书。作者10年跟
踪采访，三载精心创作，真实地再现了泰山脚下一个失地村
庄——粥店十几年来艰难曲折的发展变化历程。三千个失
去土地的农民，在以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梅元为班长的

“两委”班子领导下，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从泥淖中抽出身
来，励精图治，绝处逢生。而今，这里的学习坚持了10年之
久，这里的孤寡病残老幼得到特别关爱，这里的创业者有足
够大的舞台，这里的居民生活丰足、温文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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